
2001年2月8目，中国京剧院左台弛因父纪念

馆舞台演出《红灯记》。看戏之前，我刚好遇见才比堆
这次未台演出的台湾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。曾志

胡听说我当晚要去着《红灯记》，很高兴地说，“好
看啊。不过他们对台湾示太了解，为了‘体贴’我

们，把台词郁改战‘革命党’三十字，说是彳：要‘刺

激’我们；我就才比示，根本示需要。共产党税共产党

-麻，什么时代了。”

当晚，我邀了三十

80岁的长辈一起去看

戏：在大储当过国民党

完兵连长的父隶．浙讧

滹安县绸缎庄出身的

母亲．还有方伯伯，他

左17岁邓牟跟着蒋介
石从奉-彳匕溪口走出来，

干山万水相随，做了一辈予“老总统”的贴身侍卫。

因父纪念馆有三干十座位，不是特别有号召

力的表演．一彀不容易尘满。

辱工色的地毯，被水晶灯熙壳了。时间一刭，所

有的门被关上。我回头看，3000十位予，全部尘满，

一十空位都没有。这是首演。灯暗下，没有手机响，

也没人交头按耳。台北人很文明、很安静地着演员
如何甩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十人的才曲牲。

戒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十老人家：父亲特别

八戏，悲惨时老钥纵横。方伯伯一脸凝重，神情黯

然。母隶一脸恕客，从头到尾，一言不发。

演出结束，很长的掌声。我们尘釜第一排。看着

人群从面前流过，七啃八舌地评戏。一十头特别大

的老人家大声说，“告诉你，李苍辉就是鸩山!”旁边

的人哄然大笑。父亲很高署地说。“日本免予太坏

了!这十斌演得好!”目本才是敌人，这戏里的英雄

好汉是共产党，他诨然不觉得有任何不要。

母隶在一旁一听父亲的剧评，真的生乞了，冲

着他说，“我不

知道台湾政府

是干什幺的，让

这种戏也未演

是什么意思。它

歌颂的是共产

党你晚彳：晚

得?”然后她带

点埋怨地瞰着

我，“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?”

方伯伯必事重重，慢慢地说，“1975年，老总统

遗体的赡仰仪式就在速十大厅举行的，26年来，我

第一次再踏入选十大厅，却是看逮《辱工灯记》⋯⋯他

的遗体，就放在台上，李圣、和喝‘为革命同献出忠心
赤胆’的地方⋯⋯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有3000人去着《辱工灯记》，有的人，譬

如我的父亲，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扣滂沱。有的人，

譬如我母隶，因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座60年后都还

淌着血。有的人，譬如方伯伯，无沽接受政-泠的翻天

覆地。 (龙应台)

和那些动辄成百万、上千万乃至过

亿元地捞钱的“鲸吞式”贪官不同，山西

省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党委书记

邓军生的受赌方式是“蚕食”：“他几乎

不能容忍任何一次自费消费”，老婆治

疗近视眼、购买皮大衣、夫妻赴京旅游

等等鸡毛蒜皮的花销，他都要想法设法

让公家报销。经过长达10年坚持不懈的

努力，他居然集腋成裘、聚沙成塔地把

自己变成了一个同时犯有受贿罪和巨

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“腐败明星”!

最耐人寻味的是，邓的腐败可以说

是在“阳光”下进行的：整个系统的人都

知道他喜欢让人报销个人花销。，其一位

下级这样向记者诉苦：“邓书记一说到

哪儿检查工作，大伙儿都想躲。实在躲

不过，就硬着头皮自掏腰皮，给邓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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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销。我们都奇怪，老邓身上怎么有那

么多发票?好像永远也报不完。”而没有

一个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索贿、受贿的行

为。最让入感到奇怪的：甚至连“邓书记”

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已经犯了重罪——在

罪行已经被完全揭露之后，他还一脸天

真烂漫地问：“什么时候放我回家?”

邓的经历，证实了这样一个绝非危

言耸听的判断：腐败没有遇到文化上的

抵抗!所谓文化，就是指一种存在于社会

中普遍信仰的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及惯

例。邓之所以能够通过“蚕食”，把自己炼

成“腐败明星”，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“规

范及惯例”都对腐败行为格外宽容的文

化氛围中。周围人对邓的行为虽有不满。

但也都用行动默认他用公款报销自己私

人花销的要求。 (郭松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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